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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代中国史研究已经作为

一个特殊而又独立的重要学科，跻

身中国社会科学重大学术研究领域，

被中央和地方列为重点研究项目。但

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首倡当代中国

史研究，亲手开拓这一研究领域，创

立这个研究学科，并创办当代中国研

究所的，是邓力群。

 开当代中国史研究之先河

当代中国史研究，无论从政治

角度看，还是从历史科学的学术角度

看，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

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为核

心，前伸至中国和世界近代史研究、

中国革命史研究、党史研究（它本身

也是党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新的推

进），后延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多方

面，涵盖各省市自治区史、各种行业

史、重要人物传记、重大历史事件研

究、重大政策和决策研究等内容。但

是，这样意义重大、内涵丰

富、领域广阔的研究学科，

自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

时间里，没有人谈到，更没

有人提出要进行研究。

20世纪80年代，在中

央领导岗位上的邓力群，

就认真思考并提出要研究

当代中国历史。一开始，他

是从重视党史、革命史和

当代史的研究、宣传和教

育工作，倡导把中共党史

教育扩大到近代中国革命

史教育，新中国发展史教

育，重视党史人物、历史人

物的研究和宣传，使政治

思想教育更加具有说服力

和感染力的角度，提出这

一重大课题的。当时，从

上到下，一般性提出重视思想政治

工作，重视党史宣传教育工作，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和口号，并不少

见，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邓力群提

出的观点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

历史意义，许多人甚至没能理解邓力

群提出这个重大课题中所包含的深

刻内涵，以为他也只是像大家一样，

在进行一般性的倡导和宣传。因此，

当时认为应该把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作

邓力群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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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0日，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

出领导人邓力群不幸病逝。11月27日，是邓力群

诞辰百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发《邓力群与当代中

国史研究》，以深切缅怀邓力群并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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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重大研究领域和重要理论学

术研究学科的人并不多，在中央高层

也没有应该将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列入

重要议程的打算。在此情况下，邓力

群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没有放松

自己的宣传，并且以扎实的工作，开拓

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逐渐建立起这

一重大研究学科，推进当代中国史研

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力群首先

在中央提议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主

要是研究、宣传当代中国各地区、各

领域、各行业的成就。为此，成立《当

代中国》丛书编委会，总的组织领导

机构设在北京，承担收集新中国历史

发展资料的任务，为下一步编写总体

的国史稿做准备。各地方、行业，组

织本地方本行业的丛书编委会，编写

《当代中国》丛书。邓力群把这个意

见先和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

态领域领导工作的胡乔木谈了，得到

了胡乔木的同意和大力支持。胡乔木

向中央宣传部提出建议，宣传部写了

报告以后，又经过他向中央书记处提

出讨论并得到批准。此议得到中共中

央的肯定和批准后，《当代中国》丛

书编委会很快建立起来。领导机构

非常精干，大家工作热情很高，办事

效率自然也非常高。在《当代中国》丛

书编委会的督促下，各省市自治区、

各部委、各大企业，陆续成立了本地

区、本行业的当代历史发展研究和编

写机构，有的称编委会，有的称编写

小组。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当代中

国历史资料收集、编写的组织网络就

建立起来了。此外，为了顺利出版编写

成熟的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成果，邓力

群提议，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设立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抽调资深

编辑出版人担任领导职务，并调来一

些水平高的学者型编辑，建立编辑队

伍，连配备校对员，也要在认真考核

基础上选调。《当代中国》丛书编辑

部虽然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

但任务专一，相对独立，以此来保证

《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质量和顺利

出版。这个《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

后来发展成为出版当代中国历史和人

物传记书籍具有权威性和起领头羊

作用的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各级

编写组织建立起来后，邓力群亲自领

导这一组织机构。他不仅亲自拟定编

写原则、编写要求、编写时间，还亲

自过问、督促编写进度。此时，已经

进入耄耋之年的邓力群，还经常到各

地、各行业、各企

业去，亲自督促检

查各地、各行业、

各企业的《当代中

国》丛书编写工作

进度和质量，并且

亲自担任《当代中

国》丛书主编。当代

中国史研究的每项

研究成果，每部地

方史、行业史、人物

史书籍，都灌注了

他的心血；书稿的

结构、主要观点、

重要史实，他都认真研究、考证；许

多重要文字，由他亲自动手或者按照

他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在他的领

导和督促下，多数省市自治区撰写并

出版了地方发展史丛书，许多重要行

业和企业也出版了历史丛书。1989年

11月，《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

作总结会召开。11月27日，邓力群在

会上发表讲话时谈到这项工作的重

大意义说：“这不是个人的著作而是

集体的著作，是对党和人民这个伟大

集体在三四十年中的历史创造、丰功

伟业的文字实录和科学总结。我们的

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为国为民造福

的事业。我们能够把这样伟大的事业

呈现、表现、再现出来，是值得高兴

的。”

邓力群还对出版当代中国历史

人物传记给予高度重视。经他和中央

有关领导、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共和

国重要历史人物传记的编写工作开展

起来，共和国元帅传记的研究和撰写

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了。在经过数年收

集资料和研究基础上，九大元帅的传

记写作，进展很顺利，并且很快出版。

出版之前，邓小平亲自为九大元帅的

传记题写了书名。十位大将的传记研

究和写作跟着展开，陆续出版了多位

《当代中国》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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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的传记。其他许多共和国重要领

导人的传记，也在认真研究、撰写的

基础上得以出版。

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丛书、重要

人物传记编写和出版取得系统性成

果后，中共中央对邓力群领导此项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共中

央还专门召开《当代中国》丛书发行

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

自接见编写、出版人员，并且和邓力

群谈话，在会上讲话。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历史研

究的开拓者邓力群十分谦虚，他在带

有阶段工作总结性质的《当代中国》

丛书出版发行会议上的讲话中，一个

字也没有提自己的功劳和作用，而是

全部归于党中央的领导和中央其他领

导同志，以及从事这项工作的资料收

集、研究、写作的同志。

这可透视出邓力群的高尚品德

和谦逊精神，也能看出他对当代中国

史研究发自内心的重视。

 研究并主持撰写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

邓力群开创当代中国史研究领

域，始终抓住一个关键点：研究和

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

史）。他曾多次引用古人和中外领袖

人物关于研究撰写本国历史重要性

的话，引导研究者认识撰写国史的重

大意义。他自己也始终把关注点和所

抓的要点放在国史研究和撰写上。

早在1989年11月27日，邓力群在《当

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总结会

上讲话时就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今年已经40年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的编写该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了。”

邓力群着手研究国史时，已经年

近80岁，但他却是全身心投入，以他

精深的马列主义水平、广博的学识，

以及政治家的高远眼光和深邃洞察

力，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了1949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入探讨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间的许多重

大历史问题及其经验教训。

邓力群从青年时代一直到晚年

都刻苦研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

史类书籍，长期保持极大的阅读量，

超过了他的眼睛负荷，严重损害了他

的视力。他年过80岁之后，眼睛只有

微弱视力，看书、看资料已经十分艰

难，即使见到熟悉的老同志，他也只

能认出一个大致轮廓，主要是凭借说

话的声音和行动举止识人。但是，邓

力群研究国史，仍然坚持自己阅读，

他就是用这微弱的视力，阅读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许多重要著

作，阅读了大量国史资料。这进一步

损害了他的视力，虽然有著名眼科医

生多次为他医治，视力仍然再度大幅

下降。有时实在看不清楚了，便请秘

书阅读，他听。由于一侧耳朵的听力

已经严重衰退，他只能用另一侧听力

稍微好一些的耳朵听。他的这种严谨

治学的科学精神，细密的科研态度，

令人敬佩。

邓力群研究国史的巨大付出，也

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先是一个阶段接

一个阶段地研究国史，包括研究重

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又以宏观

视野思考整个历史发展线索，把握规

律性。取得初步研究成果，他也不急

于下定论，而是召集国史研究专家学

者会议交流一下，听取大家的意见，

然后再进一步研究。他建立一种学术

研究制度：每双周，召开一次国史学

术研究讨论会，会上请大家谈研究某

段国史或者重大事件的体会，介绍自

己的研究成果，然后共同讨论，深入

研究。邓力群经常在双周学术讨论会

上发言，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谈自

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然后真心诚意

征求与会专家学者的意见，有不同意

见，他都虚心听取，再进一步研究。

邓力群在国史学术研究双周讨论会

上的发言，后来经过整理，编辑成多

卷本《国史讲谈录》。整理者们发现，

如此高龄的邓力群，每次发言，一张

纸条都不拿，都是即席而谈，但整理

者凭借录音如实记录成文字时，就

是一篇思想深刻、史料翔实、逻辑严

密，而且生动活泼的国史文稿。从收

录进多卷本《国史讲谈录》的这些研

究成果中，可以看到邓力群正确运用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

历史的科学方法，体现了他宽广的胸

怀，高远的目光，严谨的治学态度，严

肃认真的治史精神，深刻洞察事物的

能力，以及严密的历史逻辑和生动活

泼的写史风格。

在阶段性深入研究国史的基础

上，邓力群开始着手组织撰写国史

稿。他亲自主持这项浩大工程。根据

邓力群提出的宏观研究计划和整体

撰写思路，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史研

究第一阶段，先从1949年写到1984

年。计划一旦确定，邓力群投入全部

精力组织国史稿撰写。他的考虑是，

这一阶段的国史稿，分为序卷和一、

二、三、四卷，分别由一位国史学术

界专家负责，每卷都组织数位国史学

者撰写，撰写过程中，有分有合，写

作提纲由大家集思广益拟出，最后由

邓力群反复研究，并组织专家讨论后

确定。撰写过程中，如果涉及重要内

容，还要请国史研究机构之外的专家

来参加讨论，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反复讨论，按照历史本来面目，理出

科学的历史发展逻辑。重要的历史问

题，大家反复讨论，集中正确意见，再

落笔。写出初稿后，还要反复研究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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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随后决定，

作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于2012年底

前，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

和一、二、三、四卷。中央的决定下达

后，已经行动很不方便的邓力群，坐

着轮椅，来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亲自

布置下一步完善、编辑、出版国史稿

的任务。

当由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

社联合出版的一套精装本《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稿》序卷和一、二、三、四卷

送到已经卧床的邓力群手上时，他双

手反复抚摸，最后深情亲吻，流下了

激动的眼泪。

2012年11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召

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出版发行

和研讨会。邓力群行动不便，不能到

会。他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了几瓶茅台

酒，请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喝，还委托

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有林同志

代表他向与会者表示感谢，代他向大

家敬酒。

 培养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

在开拓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领

导研究、撰写国史稿的同时，邓力群

关注建立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

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最早的基

础，是《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邓力群在着手当代中国史学科

建立的同时即着手建立专门的当代

中国史学术研究机构，并借此延揽人

才。

1989年，邓力群、《当代中国》丛

书编辑部和胡绳同志商量，《当代中

国》丛书编辑部同时搞一个名称，就

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即一个机构，两

个牌子，同时进行两方面工作。到20

世纪90年代初，邓力群与其他几位中

央领导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当

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当代中国史

的专门机构的意见。中共中央批准了

这个意见，确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领

导班子的人选，同时决定该所由时任

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邓力

群领导。邓力群开始着手调配研究人

员、后勤行政人员，组建当代中国研

究所。

在调配研究人员问题上，胸襟开

阔的邓力群采取的是五湖四海原则。

他经常亲自多方面了解考察研究人员，

努力发现适合这方面研究的人才。

笔者原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

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有影响的

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出

版了一些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大概是

邓力群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笔者发

表的学术成果，又侧面进行了认真考

察，便有了将我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

的想法。邓力群此前根本不认识我，

但他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

成员、秘书长吴介民同志找我多次谈

话，一方面了解、考察我，另一方面也

向我介绍当代中国史研究学科。几次

谈话后，我才知道，是邓力群委托吴

介民同志和我谈话的。之后，邓力群

通过吴介民同志，邀请我到他家里，

和我谈话。首次见面谈话，邓力群那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尚的思想

境界、广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就

令我十分敬佩。这次谈话后，我心里

感到很畅快。后来，邓力群又多次请

我到他家里谈话，话题不限，海阔天

空。他还邀请我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所

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多次聆听他在国

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见解。后来，我对

当代中国史研究有了较深认识，也出

于对邓力群高尚品德、渊博学识、严

谨治学精神的敬重，在原单位很受器

重的我，心甘情愿同意到当代中国研

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论，然后再修改。这样反复研究，反

复修改，每卷国史稿都经历许多遍的

讨论、修改。最后，眼睛几近失明，当

时已经年近90岁的邓力群，在秘书帮

助下，认真听读了全部国史稿，提出许

多重要修改意见。修改后的稿子，他

仍然在秘书帮助下认真听读。

国史稿基本定稿后，由于种种原

因，上报和出版之事却被放下了。在

被放下的十几年时间里，邓力群时刻

关心着国史稿的上报和出版问题。每

当有同志去看望他时，他总要谈到这

个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适时督促，

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与此同时，他仍

不放松对国史稿的深入细致修改加

工。由于在国史稿上报和出版被搁置

的十几年时间里，原来参加研究、撰

写国史稿的人员变化很大，有的人调

离国史研究岗位，有的已经退休，有

的承担了其他工作任务，对国史稿进

一步深入研究和细致修改，就要把

这些人从各方面组织起来开会，再请

这些人深入研究和反复修订。凭借邓

力群的崇高威望和高尚品德，每个参

加研究、撰写国史稿的人却心甘情愿

为此反复付出劳动。邓力群考虑到参

加研究、撰写国史稿的同志付出许多

劳动，就把他原本不多的工资所余拿

出来，作为稿费发给大家。拿着这笔

沉甸甸的稿费，有感于邓力群为修国

史而如此倾心尽力，大家心里热乎乎

的。

在邓力群和许多领导同志的努力

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序卷加一、二、

三、四卷，共五卷本国史稿，印发全国

一定级别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知名

人士审读，征求意见。数量众多的审

读者们，在认真阅读审查基础上，全

部给予国史稿高度评价。这是对邓力

群以耄耋之年付出巨大心血主持研

究撰写国史稿的最大赞扬，也是对参

加国史稿研究、撰写工作人员辛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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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为调配研究人员，花费了

很多心血。对于从外地调京的研究人

员，邓力群责成有关人员努力帮助解

决户口、住房、家属随调、医疗待遇

等问题。有的同志的问题解决迟缓一

点儿时，他就多次催促，亲自过问。调

来的研究人员，他按照以前的学术背

景和专长，安排合适的研究岗位。在

邓力群的亲自关心和安排下，当代中

国研究所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调来一

批干部，形成了科研、后勤、资料三大

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中国研

究所正式建立，陈云为当代中国研究

所题写了所名。

当代中国研究所当时是中央直

接领导下的部级单位。当时调来的研

究人员，多数都已经不算年轻了。看

得远的邓力群，从学术发展和事业接

续角度考虑，特别注重年轻研究人

员的培养和使用。那个时候，博士研

究生还不多，邓力群通过严格考察，

调来了几名博士研究生，并且热心培

养，大胆使用。有的博士研究生经过

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被提拔到领导

岗位上；有的在学术上取

得丰硕成果，取得高级

职称。当有的很有能力的

年轻研究人员出于种种

考虑，想要调离当代中国

研究所时，邓力群总是亲

自出面谈话，了解其思想

和困难，积极帮助解决，

以真诚和热心挽留。如果

有的年轻研究人员确实

另外找到更适合自己发

展的工作单位，邓力群也

由衷为他们高兴，同意调

离。

邓力群对研究人员

的研究尤其关心。他经常

给研究人员出题目，和他

们谈研究思路，谈自己的

研究体会，甚至谈某些研究论文的写

法，推敲某些用语。有一次，笔者在

当代中国研究所内部召开的国史研究

讨论会上，谈自己研究某项课题的体

会时，用了一个词“无与伦比”。发言

后，邓力群讲话，对笔者的研究成果

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我们搞研

究，写文章，讲话，都尽量不要用“无

与伦比”这类极端性的词汇。邓力群

的这个话，笔者一直牢记在心。

邓力群在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人员

一起研究、讨论的过程中，他治史的

宏大目光，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深刻洞

察力，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从事当代

中国史研究的同志留下了终身难忘的

记忆，也是他传给当代中国史研究者

们的宝贵财富。

邓力群治学严谨，令人敬佩。一

次，几位研究人员到他家里，和他一

起研究国史稿某卷的写作问题。他指

着桌子上放着的某单位编纂后送到

他那里请他提意见的资料类材料说，

这份资料，时间核对得很准确。以后

你们写研究论文，可以拿来核对一下

时间，看自己所记时间是否准确，这

虽然用不了多长时间，但这个功夫要

下。治史，时间准确非常重要。在当

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

力群讲到，搞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人，

要不为名利所累，埋头苦干，扎扎实

实做学问，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

精神和思想准备。

邓力群尤其关心当代中国史研

究人员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和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问题，他认为，从事国史

研究和写作的人，在这方面不能出问

题，否则，就不可能写出好的国史研

究论文，更谈不上正确撰写国史稿。

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会议

上，邓力群引用陈云生前的话：我们

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奋斗到

底，就是奋斗到“撬辫子”。邓力群给

大家解释，什么叫“撬辫子”，“撬辫

子”就是上海话“死”的意思，为共

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要为共产主义

奋斗到死。讲这个话时，邓力群非常

激动，年事已高的他，声音也很高，并

且重复多遍。

邓力群多次讲，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同志，

心中要装着人民，研究国史时，要切

实了解当时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

他们的意愿。在这方面，邓力群做出

了榜样。当代中国研究所凡是下去调

研的同志或者挂职锻炼的同志回来，

邓力群首先询问的是基层工人、农民

生活情况怎么样，干群关系怎么样。

记得有一次邓力群在国史研讨会上谈

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三年困难时

期一些地方农民艰难生活状况时，情

绪很激动，眼睛里含着泪花。

研究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要

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法，是邓力群对从

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同志反复强调的

原则。他说过：“我们要如实地认识

我们的历史条件、历史实践，从而真

由人民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序卷和一、
二、三、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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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准确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换句话说，就是按

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表述历史。”“历史不能任人涂抹。

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要尊重我们的革命先烈，要尊

重革命先烈所创造的事业。”他特别推崇古代那些正

直的对历史负责的史官的治史精神，他多次讲过“笔

则笔之，削则削之”这8个字，认为这才是历史唯物主

义态度，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实事求是精

神。他主张，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要如实，“有错误，

不隐讳，不害怕揭露。该肯定的，也不要动摇。不能因

为在新的条件下实行新的政策，就要把过去说得一无

是处，什么都不对，甚至好像中国什么都不行，民族不

行，国家不行，人民不行，制度、党都不行。自己把自己

骂得一钱不值、无地自容，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他本

人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研究1976年粉碎“四人

帮”这段历史时，本来是这段历史经历者的他，仍然大

量收集并深入研究了当时的许多重大史料，筛选最真

实可靠的材料，认真分析，反复推敲，然后谈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

央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不可低估，

它在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命运中起着重大作用。

邓力群在研究改革开放前30年和之后30年历史关系

时，几次讲到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一些问题

做出重要区分。他的这个研究成果，为正确认识改革开

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毛泽东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过程这段历史时，研究人

员感到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还很欠缺。为了给研究人员

提供更多更翔实的材料，曾经陪毛泽东读书的邓力群，

根据记录，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整理出来，并且用自己的工资，少量印制，作为研究当

代中国史学者的内部参考资料。这份资料十分珍贵。

后来，部分内容被收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

东文集》第八卷。

为了给当代中国史研究者们提供更多的研究参考

书籍，邓力群于2002年，把自己几十年的藏书全部无偿

捐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捐书那天，当代中

国研究所组织几名年轻力壮的同志，到邓力群家里搬

运书籍。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邓力群让秘书搬了一把

椅子，坐在门厅处，慈祥地和来搬书的同志一一握手

打招呼，微笑地看着他的书籍被打包装车。搬书的同

志们离开时，他站起来，迈着缓慢的步子，把大家送到

家门口。

1920年7月5日，位于巴黎东南100多公里处的蒙达尼

一扫连续的阴霾，天空亮光乍现，太阳似乎就要绽开灿

烂的笑脸。

这一天，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分别从克鲁邹、圣

伯尼、勒哈佛尔、枫丹白露等做工和学习的地方到达蒙

达尼公学，召开会议。会上，大家就新民学会的方针，即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且发

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蔡和森成立共产党的主张未获通

过，持另外一种意见的萧子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以

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各自拥有

一部分支持者，谁都没有形成压倒对方的优势。因此，

会议决定，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请他来评判选择。

由是，蔡和森将自己的建党思想和主张先后写信告

诉了国内的毛泽东和陈独秀，以期引起他们的共鸣。毛

泽东和陈独秀也分别就蔡和森的来信给出了肯定的回

复。

在相隔于大洋彼岸的两片古老的大地上，3位最卓

越的中国共产党早期代表人物跨越了宽广的大洋，碰撞

出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史进程的思想惊雷，闪耀出了光彩

夺目的思想之火，照亮了黑暗中国前进的方向，为生活在

暗夜里的四万万苦难同胞勾画出了一幅蓝图。

“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蒙达尼会议上严重的意见分歧，使蔡和森意识到，

新民学会的组织形式和会友的主义信仰，已难以适应中

国革命形势发展迫切需要的革命政党的要求，“照旧组


